
4人生的境界

教学要求
一、理清课文思路，了解主要内容，探究文中重点语句的含义。

二、学习课文言浅意深的写作手法，了解哲理论文思辨性强、逻辑性强的特点。

三、提高学生对人生的深层认识，引导学生树立远大、健康的人生奋斗目标。

课文分析指导

作为一种传统，体现中华文化基本精神的中国人生哲学，已经在千百年的潜移默化中渗透到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贯穿于世世代代的中国人的生活中。对于中国哲学家来说，从事哲学的探讨就不再是一个专门的职业，已经内化为他生活的一个部分。课文对于人生境界的探讨，实际上就是中国哲学的一个自然延续，作者在浅显的语言中提出了一个深奥的人生大问题，从而明确了哲学的主要任务。

一、理清课文思路，了解主要内容
本文主要围绕“哲学的任务是什么”这个问题，逐层深入地阐述了人生的不同境界，明确了哲学的崇高任务，即“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具体来说，就是帮助人达到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特别是达到天地境界。通过对人生境界的分析，作者教给人怎样成为圣人的方法，并由此引出中国哲学的特征，展望了中国哲学的贡献。

综观全文，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第1段）：提出“哲学的任务是什么”这一问题，并简要作答，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课文开头第一句话—“哲学的任务是什么？”引导读者对这个看似熟悉实则陌生的问题进行思索。紧接着便是作者对这篇文章中心的一个明确定位—“人的精神境界”。这一定位，高度概括了文章的主题，并进一步启发人们去作更深层次的全方位的思考，从而吸引读者对这些问题产生探究的欲望。
第二部分（第2-7段）：阐述人生四种不同的境界，可分为三层。

第一层（第2段）：概述由于每个人的觉解程度不同而形成从低到高四个不同等  级的人生境界。冯友兰认为，人之所以为人即人与其他动物的不同在于其有觉解，人  生的意义就在觉解之中。各人的觉解程度不同，所做的事情对于他们也就有了不同的  意义，与此相同，各人也各有自己的人生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  地境界。

第二层（第3-6段）：分别阐述什么是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  境界。

四种境界当中，最低的是自然境界。这种人并无觉解，或不甚觉解，他所做的  事，对于他就没有意义，或很少意义。往上是功利境界。这种人觉解到功利的意义，  也就是利己的意义。这种人心目中只有他自己，他做事，完全出于利己的动机。再往  上是道德境界。这种人心目中有社会整体，觉解到道德的意义，自觉地为社会的利益  做事，是真正有道德的人，是贤人。最高的是天地境界，也叫哲学境界。这种人心目  中有宇宙这个更大的整体，觉解到宇宙的利益，自觉地为宇宙的利益做事，这样，他  就与宇宙同一，具有超道德价值，谓之圣人，达到了人作为人的最高成就。

第三层（第7段）：综合评价人的四种境界。前两种境界是自然的产物，后两种  境界是精神的创造，境界的不同说明觉解的多少不同，同时也证明价值的不同。

第三部分（第8一12段）：照应第1段，可分为两层。

第一层（第8-9段）：在明确什么是人生境界的前提下，进一步明确哲学的任务，阐述实现哲学任务的方法，回答哲学任务的问题，指出哲学的任务就在于使人觉  解，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帮助人达到道德境界、天地境界，成为贤人、圣人。

第二层（第10-12段）：主要说明中外哲学家对于如何到达天地境界的不同阐述  以及由此引出中国哲学的特点和对中国哲学发展的展望。作者认为，中国的哲学是既  人世而又出世的，世界未来的哲学要满足人类对于超越人世的渴望，中国哲学可能有  所贡献。

冯友兰的境界说是在深刻领悟中国传统人生哲学之真谛的基础上，借鉴西方伦理  学思想创造出来的一种独具风格的现代人生哲学。这种人生哲学在一定意义上可以使  人的精神生活具有审美意义，它对于人的精神境界的重视与挖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  义和现实的启迪作用。

二、行文言浅意深、开合自如，论述环环相扣、清晰严密

本文虽然谈论的是高深的哲学问题，但语言运用上却是深人浅出。全文没有任何华丽的雕饰和哗众取宠之处，有的只是一位睿智老人的娓娓而谈，可在朴实的语言中又包含着丰富的内涵。

课文第一句话，作者就用一句问话打开主题：“哲学的任务是什么？”接下来就简约明确地回答，哲学固然有增加知识的一个方面，但这不是主要的，它的主要作用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在提到什么是人生的境界时，作者说：“他做各种事，有各种意义，各种意义合成一个整体，就构成他的人生境界。”平实如话，却把人生境界的精髓涵盖其中，达到了言简意赅、言浅意深的效果。通览全篇，类似这样的表述比比皆是。从探讨的主题来说，作者说的是哲学问题，但全篇没有一处生僻之词，有的都是日常的口语，给人以亲切之感。

从论述的结构来看，课文思路清晰，层次分明，按照“提出问题一分析问题一解决问题”的逻辑结构，先是明确文章的中心论点，即哲学的任务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进而阐述什么是人生境界，人生境界有几个等级，各种境界有什么不同，从而更加明确了哲学的崇高任务。最后顺理成章地提出成为圣人的方法的问题，从中外著名哲学家的角度来阐述，得出了中国哲学既入世又出世的特征，展望了中国哲学的发展。从课文的整体思路看，又是层层深人的，纵深至中国哲学的特点及发展，不仅深刻，而且旁征博引，容量极大。这一思路与课文横断面上的人生四种境界、中外哲学思想相互补充，相互融合，形成了思维填密、纵横交错的结构特点。

重点难点分析

课文的重点在于如何联系生活实际解读人生的四种境界，能够熟悉并理解文中语句的含义，并进行深人探究，深化并丰富对人生的理解。课文的题目虽然是“人生的境界”，但作者所要描述的重点还是在“哲学的任务”上，所以，了解人生的四种境界是基础，从人生境界的角度去理解哲学的任务，并在此基础上如何提升自己的境界才是关键。要让学生明白，人可能一开始觉解没有那么高，而哲学的任务正是给予他这种觉解，生活于道德境界的人是贤人，生活于天地境界的人是圣人，成为圣人就是达到人作为人的最高成就。哲学的任务就是把人原有的精神境界进一步提升，以期无限接近最高境界也就是圣人的哲学境界。

课文的难点在于对一些关键词、关键句的理解。教师既可抓关键词句作探究，也可以作词法、句法分析，或联系上下语境分析，还可以结合自己的知识和生活经验进行探究。比如文中多次用到的“觉解”一词，就是一个关键词，结合全文看，所谓“觉解”，就是人对于自己处在自然社会乃至宇宙的地位以及对自己所做事的认识，这与禅宗所说的“觉”字包含懂得各种事物的奥妙的含义不同。又如含有“出世”和“人世”这两个词的两句话，可结合上文中“中国哲学总是倾向于强调，为了成为圣人，并不需要做不同于平常的事”，“他做的都只是平常人所做的事，但是由于有高度的觉解，他所做的事对于他就有不同的意义”去理解。这里的“人世”是指他所做的事与平常人一样，是“从众”的；所谓“出世”，就是他了解社会宇宙的情况和发展，明白他做的事对于社会的意义。
教学建议
课文言辞不艰深，含义却颇深远，这就需要教师在教学中引导学生去理清文章的思路，从而加深对主题的理解。这篇文章以设问句人题，承之以人的“觉解”，转人对四种人生境界的阐释和分析，归结到对未来哲学的推测、展望及中国哲学在其中的重要作用。思路之清晰，起承转合等环节所体现出的填密，令人叹服，在教学中，务必向学生讲明这一点。同时，在本课教学过程中，教师要牢牢把它定位为一篇论说文，要把对它的把握和理解定位于语文课的角度，因此，对学生有可能提出的对人生的种种间题，对宗教的种种问题，都要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要让他们知道，对于人生的理解是随着人生阅历的增长而不断加深的，理解课文的深浅全在个人的领悟，要强调自我的独立发现。

思考与练习参考答案

一、本题意在引导学生对课文内容进行整体探讨，以便全面把握课文内容。

作者把人生分为四种境界，是根据人们对人生意义的觉解程度来划分的。这四种境界是：

自然境界，是一种蒙昧状态，不知道或者不大知道自己所做的事有什么意义。

功利境界，心胸狭隘，他做事只知道对自己有功利意义。

道德境界，明白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为社会的利益做事，事事讲道德，事事都具有道德意义。

天地境界，心目中有宇宙的整体，他为宇宙的利益做事，他是自觉的天民，是圣人，他与宇宙同一。

二、本题意在引导学生深人细致地研读文句，培养他们质疑思辨的能力。

1.注意“知识”前面的定语，说的是“关于实际的积极的知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是关于实际的知识。而哲学是对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是宇宙观的理论形式，它的任务在于研究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最一般规律，而不在于增加关于自然、社会、思维的实际的知识。

2.看有关的句子可以理解“觉解”的意思。上一句说“人做某事时，他了解他在做什么，并且自觉地在做”。倒数第2段中说：“禅宗有人说，‘觉’字乃万妙之源。由觉产生的意义，构成了他的最高的人生境界。”“觉”者，悟也，就是觉悟、明白。觉解，就是觉悟、了解。说对于他有没有意义，说的是，主观上不认识，觉解不到某种意义，就是处在“无明状态”，那么事情对于他来说，就没有某种意义了。

3.所谓“了解到社会的存在”，是在一定的意义上说的，那就是了解社会的整体利益，了解他人的利益，意识到自己是社会的一员，意识到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个人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社会，自己也应该为社会的利益做各种事。

4.天地境界的人，“他就为宇宙的利益而做各种事”，他的行为不仅于社会有利，而且于宇宙有利。他的精神境界最高，他生活于最高的人生境界，取得了“人作为人的最高成就”，这样的价值比道德价值又高出一个层次，是“超道德价值”。

三、本题意在深化学生对课文的理解，学生结合自己的体会来谈即可。

相关资料
一、作者介绍

冯友兰（1895-1990)，哲学家、哲学史家。字芝生。河南唐河人。1915年入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1919年赴美留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中州大学、中山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哲学教授。抗战期间，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1947年任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1952年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第二至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30年代初出版两卷本《中国哲学史》，把中国哲学史分为“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肯定了传统儒家的价值。40年代写《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以程朱理学结合新实在论，构建其“新理学”体系。新中国成立后著有《中国哲学史新编》等，论著编为《三松堂全集》。

（选自《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

二、忆冯友兰先生的“人生哲学”课（郑敏）

一位留有长髯的长者，穿着灰蓝色的长袍，走在昆明西南联大校舍的土径上，两侧都是一排排铁皮为顶、有窗无玻璃的平房，时间约在1942年。这就是二战时期闻名世界的中国最高学府—昆明西南联合大学。那位长者正走向路边的一间教室；我和我的一位同窗远远跟在我们的老师、哲学家冯友兰教授的后面，也朝着那间教室走去，在那里“人生哲学”将展开它层层的境界。

正在这时，从垂直的另一条小径走来一位身材高高的，戴着一副墨镜，将风衣搭在肩上，穿着西裤衬衫的学者。只听那位学者问道：“芝生，到什么境界了？”回答说：“到了天地境界了。”于是两位教授大笑，擦身而过，各自去上课了。那位戴墨镜的教授是当时刚从美国回来不久的金岳霖教授，先生因患目疾，常戴墨镜。这两位教授是世界哲学智慧天空中的两颗灿星，在国内外都深受哲学界同行的敬仰。

我在1939年考人西南联大，原想攻读英国文学，在注册时忽然深感自己对哲学几无所知，恐怕攻读文学也深人不下去，再加上当时联大哲学系天际是一片耀眼的星云，我心想，一这真是千载难逢的天象，我何不先修哲学，再回过头来攻文学，以便对文学能有深刻的领悟？于是就在极为激动的心情下注册为哲学系的学生。回顾此生我想当时我作了对自己以后一生心灵成长十分正确的一次决定。但我并不是一个好学生，因为我总是想在哲学里找到诗歌，而又想在诗歌中涉及哲学，一心二用，又怎能成为一个好学生呢？记得除了“康德”一课，我的成绩总是平平偏下。大约在二三年级时我修了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和人生哲学。我虽然对冯先生的讲课印象极深，而且从自己的上述角度特别喜欢人生哲学的境界说，每次聆听冯先生的讲授都是一次精神的升腾，无穷的享受，然而从学术的角度来讲，我仍然不是一个优秀生，甚至有些意马心猿。当时西南联大有一种极为特殊的学术风气，每位教授，走在那狭小的昆明石板小径上，都像是浸沉在自己的学术思考中，对于我来讲，他们就像孔子或柏拉图一样，是智慧的化身，一言一行都向围绕着他们的青年学子散发着他们自己的深邃的思想和领悟。智慧并不只锁在课堂中，而是弥漫在整个新校舍的四周，包括大西门一带的茶馆里。每当空袭警报拉响时，老师和学生们就会默默地夹起书本，向新校舍后一片野地荒坟散去，但没有什么能打断他们对真理的沉思，即使敌机从头上飞过，眼见炸弹落下，他们也仍在思考，思考中国的明天。那时的课堂已变成坟堆间的空地，飞机过去后继续看书，讨论，在生活与学术间几乎没有什么空隙。

由于自己的成绩平平，我在课外没有敢去和哲学大师讨论什么，但没有想到冯先生的“人生哲学”与“中国哲学史”课却像一种什么放射性物质，一旦进人我的心灵，却无时不在放出射线，影响着我的思维与感性结构。这两门课加上汤用彤先生的魏晋玄学、郑听先生的康德与冯至先生的歌德是我的知识建构中的梁柱与基石。冯先生关于人生境界的学说启发了我对此生生存目的的认识和追求。人来到地球上一行，就如同参加一场越野障碍赛，在途中能支持你越过一次次障碍的精神力量，不是来自奖金或荣誉，因为那并非生命的内核，只是代表一时一地的成败的符号，荣辱的暂时性，甚或相互转换性，这已由人类历史所证明。只有将自己与自然相混同，相参与，打破物我之间的隔阂，与自然对话，吸取它的博大与生机，也就是我所理解的天地境界，才有可能越过“得失”这座最关键的障碍，以轻松的心态跑到终点。宇宙与自然是无限的，生生灭灭的，人的生命参与其中，此“得”可为彼“失”，此“失”又可为彼“得”，破除了人与自然、宇宙或古人所谓的“天”之间的隔阂，“回复与万物为一体之境界”，那种最足以给人以虚假的鼓励或致命的沮丧的“得失”的大障碍，也许就能被较轻松地越过了。这种对“天地境界”的想法绝非玄远的空谈，它揉合了我们传统的儒、道两家对天、地、人关系的领悟和最大的智慧，在后工业时代西方发达国家对于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也逐渐进人人与自然相依存的认识，而不是人要征服自然，以谋求无穷的物欲的满足，如果人之“得”成为自然之“失”，人类最终也要失去其赖以生存的地球，岂非是最大的“失”？当我们大踏步走向工业化的转型时期，我们先哲关于人与自然的智慧的预言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西南联大给我的教育，特别是冯先生的关于人生宇宙的哲学教育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遇事，遇人，遇问题，它总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我的决定和反应，并且决定了我的科研和写作的道路。在“十年动乱”中也是这种古老的中华智慧使我似乎有一架天梯，可以爬上去自空中观看这场混乱，因而既置身于动乱之中，又能在其外，在精神世界中保留着与天地境界的无声对话。

（选自郑家栋、陈鹏选编《追忆冯友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有删节）
